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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身与重连:
科幻叙事中作为数字劳工的模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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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数字生命两大基准形态之一的模拟生命是当代科幻影视的热门主题。 科幻作品在科学、

情感、 资本、 体验、 文明等五个层面搭建模拟生命的价值逻辑及其叙事模式, 却也在有意无意中点明了模

拟生命的数字劳工身份及其在肉身意义、 感官意义、 从属的身体、 延伸的身体和文化的身体五重维度的

“去身”。 科幻叙事还试图重连被抛却的身体以解决 “去身” 映射的数字劳工的异化困境, 却在缝合肉身、

连接情感关系时反而导致了双重异化。 唯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对抗数字异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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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 (The
 

Matrix, 1999—2003) 、 《万神殿》 (Pantheon, 2022—2023) 、 《上载新生》 (Up-

load, 2020—2023) 、 《黑镜》 (Black
 

Mirror, 2011—2023) 、 《流浪地球 2》 ( 2023) 等科幻作品的热映

以及标志人工智能开始从运算智能向认知智能过渡[1] 的 ChatGPT 的问世, 推动 “数字模拟生命” 在科

幻与科技领域的发展与互动。 科幻叙事不仅描摹了模拟生命的基本形态, 而且点明了其数字劳工的身

份, 并在五重维度的 “去身” 中确立了模拟生命的叙事模式及数字资本的运作逻辑, 还在以 “重连”

身体的尝试中反向映射了消除异化的难度, 却也推演出一种抵抗异化的可能性路径。
  

一、 数字模拟生命的价值追问: 思维载体与数字劳工
  

数字生命是人造的非碳基生命, “是具有自然生命特征或行为的人工系统” [2] , 是有机生命的进化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伴随着人类把依赖于有机体的、 有目的、 理性的行为系统的

基本要素落实到技术手段, “并由此解除了人类自身的相应功能———首先是运动器官的功能 (腿和手) ,

然后是感官器官的功能 (眼、 耳、 皮肤) , 最后是大脑的功能”
 [3] , 人工智能从机械形态、 赛博格形态

逐步向拟人人工系统过渡, 看似获得了劳动解放的人类逐步丧失了主体性。 如福柯所言, “生命权力不

是传统的生杀大权, 而是一种管理生命的权力。” [4] “数字生命” 为人工智能冠以 “生命” 之名, 却抑

制甚至扼杀了人类的生命权力。
  

于 1990 年研制出全球第 1 例数字生命的托马斯·雷将数字生命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生命过程的模

拟; 二是生命过程的例示。 其对应的创造物可以叫做模拟生命和合成生命。” [2] 合成生命是无任何表征

对象的、 具有自身品格的计算机系统自生生命, 如同 《黑客帝国》 中实质为 AI 感知程序的特工。 模拟

生命是模拟有机生命体创设的计算机模型, 如同 《黑客帝国》 中通过意识传输进入到矩阵世界的虚拟

人类。 前者遵循计算机技术从用于运算和存储能力的运算智能到以延伸人类感官的感知技术为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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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智能, 再到能够进行类人化的理解与思考的认知智能[5] 的进化逻辑, 具象化为传统的人工智能科

幻叙事中的超级电脑系统。 后者以人类的进化与永生为目标, 其实质是 “个体将心智运作的结果 (知

识、 观念等信息) 加以外化, 卸载到超出个体心智的其他媒介上” , 是当代人工智能科幻电影的重要叙

述对象。

　 　 合成生命在科幻电影中处于 “人—机对立关系” 的一极, 具有明确的消极意味。 模拟生命形态则

通常被夹杂在一种难以明辨的伦理悖论之间。 《流浪地球 2》 中, 印度科学家认为模拟生命可以延续人

类文明, 中国科学家马兆则认为消灭了人的实体的文明毫无意义。 《万神殿》 中, 麦迪欣喜于父亲大卫

以数字生命的形式 “回归” , 而母亲艾琳对此却十分抗拒。 通过将大脑 “上载” 至系统而生成的数字人

具有一定的感知、 认知能力, 却在 “复刻” 人的思维的同时分离了灵、 肉, 对原生生命进行了 “去身”

化处理。 如鲍德里亚所言, 它试图抹去对世界的幻觉有本能反应、 使表象反过来攻击实在的超自然反

应, 用纯实用的智慧状态驱动思想的根本性幻灭。[6] 科幻电影如何为 “去身” 的模拟生命的存在搭建

合乎情理的价值逻辑? 模拟生命的悖论又有怎样的现实隐喻? 原型生命的数字劳动者身份恰是玄机

所在。
  

模拟生命科幻叙事中的原型生命通常拥有鲜明的数字劳动者身份。 数字劳工包括专业的数字从业

者和 “无形中以数字生产者的身份生产了大量的个人数据, 并被数字平台无偿占用” [7] 的数字消费者。

科幻电影中的模拟生命多以数字劳工为原型。 沉迷于电子产品的阿什 ( 《黑镜第二季·马上回来》 (Be
 

Right
 

Back, 2013) 中的男主) 是消费型数字劳工。 《万神殿》 中的大卫、 《上载新生》 中的内森、 《流

浪地球 2》 中的图恒宇、 《黑客帝国》 (The
 

Matrix, 1999) 中的尼奥等是专业的数字从业者。 科幻电影

以数字劳动者为模拟生命的原型绝不仅是出自对主人公身份与数字主题的贴近性的考虑, 实则是以数

字劳动者身份中蕴含的数字生产与数字消费、 数字劳动与数字抵抗的悖论为模拟生命的科幻叙事铺设

了现实动因。
  

二、 数字劳工的去身: 数字资本的隐秘剥削
  

“与讨论人工智能应用的具身叙事相比, 去身叙事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人类与机器的关系” 。[8]

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叙事的着力点, 模拟生命通常从科学发展、 情感需求、 资本运作、 体验

完美、 文明存续五重维度论证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却无意中展现了数字技术 “规划” 身体进而把身体

客体化的过程。 参照唐·伊德 ( Don
 

Ihde) 所提出的三个身体理论[9] 和安德鲁·芬伯格 ( Andrew
 

Feen-

berg) 的四重身体理论[10] , 可知科幻电影中模拟生命的 “去身” 在肉身意义、 感官意义、 从属的身体、

延伸的身体和文化的身体等层面映现, 暗合了模拟生命的五重价值逻辑, 点破了数字资本剥削作为数

字劳工的模拟生命的全过程。

(一) 肉体身体的舍弃: 剩余价值剥削加剧
  

数字生命以生命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协同发展为科学逻辑, 打造了 “上载新生” 的幻象。 科幻电

影中, 模拟生命的生成通常以原生生命的逝去与肉身的舍弃为前提。 图丫丫 ( 《流浪地球 2》 ) 、 阿什

( 《马上回来》 ) 、 内森 ( 《上载新生》 ) 等人皆因车祸而丧生, 不得不通过上载大脑的方式获得新生。

表面看来, 数字模拟生命是生物学与计算机科学协同发展结出的科学硕果, 既契合生物学借用数字化

形式为人类争取更多生命时间的初衷, 又符合计算机科学借用生化算法实现电子运算能力的飞跃的追

求。 细究起来, 模拟生命却以生物学之于计算机科学的权利让渡、 以人类牺牲自主运动来维系生命运

动[11] 为前摄动因, 实质是以把自然生命的物质过程直接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数字技术加速。 《万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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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自主进化能力的模拟生命 UI ( Upload
 

Intelligence) 成为核武器式的存在, 孕育出无生命原型的云

端智能 CI ( Cloud
 

Intelligence) 。 人工智能的两次迭代中, 数字劳动者在数据中心主义的蛊惑下甘愿放弃

自然生命, 沦为退化为数据的赤裸生命, 仅剩下主体身份的缺席和 “脱离肉体的眩晕”
 [6](41) 。

  

数字资本借助模拟生命实现了对数字劳工生命时间的绝对侵占以及数字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数

字资本不仅能够借用模拟生命延长数字劳动者的生命时长与劳动时间以创造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 还

可以借助模拟生命升级人工智能系统以产出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大卫、 劳瑞、 钱达 ( 《万神殿》 ) 等

人皆受资本家利用, 沦为以模拟生命形态存在的数字劳工。 被资本家普拉萨德杀害并上载为数字生命

的钱达, 有用时 15 秒完成 80 份专利申请书的超高工作效率, 且能够永不停歇地劳动。 于数字资本而

言, 模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延续, 而在于剩余价值的产出。 资本不仅强制占有模拟生命的劳动

力价值, 而且迫使他们放弃了表征人的自在自为属性。[7] 这是对数字劳工的既有权益的剥夺及对其剩

余价值的最大限度地压榨。

(二) 建构 “从属的身体”: 劳动者情感商品化

模拟生命的去身还体现为原型生命对 “自我” 主体性的舍弃以及对 “从属的身体” 的建构。 “ ‘从

属的身体’ 通过他者在我们的身体上招致行动。” [12] 情感逻辑是模拟生命合乎于情之所在———无法承受

丧亲之痛的人用创设 “数字生命” 的方式将逝者召回。 科幻电影中的模拟生命并非是自在存在, 而是

脱离了自身规定, 从属于亲友、 活在他者印象中的存在。 在 《 意识上传中》 ( The
 

Infinite
 

Axiomatic,

2022) 中, 妻子眼中与真实自我差异甚大的虚拟肖像, 却让丈夫戴维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赎金。 因为

合成影像虽不是妻子本人, 却再现了丈夫眼中的妻子。 这个故事切中了数字生命的情感魅惑逻辑———

数字生命并非是对逝者的模拟重现, 而是生者的心灵图像。 数字媒介着力构建作为 “从属的身体” 的

模拟生命与其所属亲友的 “共在的情感时空” [13] , “以一种想象的关系在个人和物品之间复制了真实关

系” [14] , 在个人与数据包之间的情感想象中建构起自身的商业价值。
  

《上载新生》 的技术逻辑聚焦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剥夺, 缅怀亲友的情感逻辑则是以剩余价值的实

现为直接目的。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彼此冲突, 提高剥削率可在生产领域榨取更多剩余价值, 却增

加了流通领域价值实现的难度。[15] 数字资本将数字劳工转化为模拟生命, 最大限度地榨取了数字劳动

的剩余价值, 却也彻底歼灭了原生生命为其模拟生命付费的可能。 为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数字

资本牢牢绑定模拟生命与其亲友之间的情感关系并将其商品化, 以期在将对模拟生命的剥削率拉至峰

值的同时确保利润的获取。 作为商品的情感成为异己的存在物, 迫使数字劳工 “出让” 个人情感为劳

动提供生产资料。[16] 恰如湖景中的数字内森被女友英格丽掌握着生杀大权, 只能依靠数字化交往维系

情感关系以获得生存资本。 至此, “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
 [17] 成为与工人本身相敌对的独立力量, 而

工人成为自己的对象 (情感) 的奴隶。[18]

(三) 感官身体的规训: 欲望编码遮蔽劳动过程
  

数字资本通过规训身体、 编码欲望、 刺激消费的方式遮蔽数字劳动, 宣告自身拥有自行增殖的力

量。 《上载新生》 中六大科技公司联手打造虚拟现实酒店 “湖景” , 设计了一系列直接作用于生理需求

以及本能冲动的消费项目, 以刺激用户的消费欲望。 原本无须靠食物维系生命的模拟生命被赋予味觉,

难以抵挡精致的虚拟食物的诱惑。 智能货架通过扫描顾客身体便可探知顾客需求, 实现精准营销。 由

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 “湖景” 有 “对生活、 资料、 商品、 服务、 行为和社会关系总体的空气调节,

代表着完善的 ‘消费’ 阶段。” [19] 。 在这里, “所有的欲望都是由象征结构先在地生产, 从外部灌输给

我们的。 欲望永远不能被满足, 被满足的仅仅是需要。” [20] 数字资本主义将 “数据” “数字技术” 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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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产的图像打造成为新的物神形态,[21] 引诱数字生命为 “上传” 付费, 并暴露 “消费欲望” , 从而

更好地被操控。
  

资本运动中, “价值……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 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 [22] 数

字资本直接作用于人的感知觉, 使得 “人们的观念、 意识等都成为可以被资本增殖逻辑深度开发的物

的存在” [21](4) , 又以数字化处理的方式使商品的影像独立于实在, 并在自主流通中否定了劳动力价值来

源。 数字劳动者不仅无法获得其作为数字生产者应得的劳动报酬, 还要以消费者身份为自己的劳动成

果付费买单。 模拟内森及其数字人伙伴们在数字消费过程中为 “湖景” 景观展演所付出的数字劳动被

无偿占有。 他们自身也被数字资本塑造为作为消费者存在的 “透明人” 。 数字资本将欲望生产据为己

有, 仿佛能够脱离数字劳动自行增殖, 从而遮蔽模拟生命在虚拟世界中的真实劳动生产过程。 “湖景”

式的数字全景敞视监控将数字内森等模拟生命组成的 “数据库变成资本家攥紧生产方式的新工具” [23] 。

(四) “延伸的身体” 的反噬: 完美体验消解劳工反抗
  

模拟生命的体验逻辑点明了虚拟世界的致命诱惑———逼真且美好的仿真世界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放弃

残缺的身体和痛苦的现实。 完美的虚拟体验在延伸人类的身体机能的同时, 也使人类意识到肉体机能

的有限性。 因而, 《上载新生》 中失去双腿的退役士兵卢克为了成为健全人不惜放弃生命 “上载” 成为

数字人; 英格丽也曾考虑为获得更加完美的爱情体验而上载为模拟生命与男友内森共享数字生活。 《黑

客帝国》 中的人类叛徒赛弗明为了免受感知觉意义而非实质意义上的痛苦选择了背叛。 “只要有外部世

界的暴力和不仁道, 安全就会如此被更进一步加以认识 (在享乐经济中) ……” [19](14) 这些模拟生命与

《头号玩家》 (Ready
 

Player
 

One, 2018) 中以游戏者身份存在的数字劳工有着本质不同: 后者 “既是游

戏外部的经验主体, 又在游戏内部担任角色” [24] ; 前者则彻底摒弃了社会身份, 舍弃了本雅明眼中能够

促成自我认同与生命历程融合的人生 “经验” , 转而拥抱碎片化的数字 “体验”
 [25] 。

数字情境以其超高仿真度以及强大体验性[26] 营造了其优于现实世界的幻象。 “高度拟真的元宇宙

必须要形成全方位的感知模拟”
 [27] , 才能建构起以 “身体意象” 为核心的全新消费体验模式,[28] 打造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和触觉层面的完美感知体验, 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人对其受肉身限制的真

实主体的让渡中被快速解决。[29] “ ‘拟像空间’ 的生产由符号对真实的 ‘强制性抽离’ 转化成了社会个

体的 ‘自愿参与’ ”
 

。[30] 以 “湖景” 为代表的数字空间是一种 “理想化的世界” , 遮蔽了人们对社会

环境的整体感知,[30] 通过诱骗选民上载从而让选票消失, 转移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31] 消解了

反抗的可能。[30] 人类以实在自身的 “不可用” 为前提换取看似完美的虚拟体验, 成为自我延伸的伺服

系统, 敏感又麻木。[32] “拟像主体” 不再是 “先验自我” , 在这个意义上, “人” 正在接近其终点。[33]

(五) 文化身体的消逝: 劳动资料体系湮灭个体劳动
  

在唐·伊德看来, 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 是 “人在社会性、 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自身的存在

物” [34] 。 “往往是整个文明或整个种族处于危亡之中” [35] 的科幻情境却借 “人类文明存续” 之名, 行

从根本意义上摧毁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人类身体之实。 《流浪地球 2》 中数字派将追求高效的数字文化奉

为强势文化, 试图以将全体人类数字化的方式存续人类文明; 中国科学家马兆却坚持 “没有人的文明,

毫无意义” , 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在于劳动方式决定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最核心和基础的物

质性力量在于人的劳动” ,[36] 以劳动方式的转型为重要表征。 抹去原生生命意味着用非物质性数字劳动

方式[37] 取代传统的劳动、 生产关系, 也就意味着数字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湮灭。 《万神殿》 中, UI 尚

且是对人类原生生命的模拟, CI 却已是无生命原型的合成生命, 能够催生一种替代性文化共同体,[38]

在文化意义上对人类的身体与文明进行根本性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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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是新型的非物质劳动, 以产消合一、 情感交往和合作性生产为核心特征,[37] 以共享机制

激励多元主体形成集体行动、 协同共进。[39] “无论是在社交网络中, 还是在对等网络中” [37] , 数字劳动

的意义与价值都需要通过劳动者的相互合作来确认。 数字内森由技术客服诺拉 “编写” , 诺拉的非物质

劳动也因数字内森这一成果而得以确认。 《流浪地球 2》 中数字派不断制造恐怖袭击攻击非数字主义者

的行为, 体现了数据主义维系数字体系的执念。 “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资料体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单

个劳动者的劳动似乎越来越微不足道……” [40] 在数字资本铺开的弥天大网之中, 人类逐渐将数字文明

视为规模与体量等同于 “人类文明” 的 “整体” , 其自身却如胡塞尔所言, “ ‘抽象掉了……一切在人

的实践中的物所富有的文化特征’ ……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和意义的数字、 数据、 符号或图形” [41] 。

三、 模拟生命的重连: 消除异化的双重幻象与一种可能
  

在作为身体电影的科幻电影中, “故事的起承转合往往与身体的异化过程———破损、 升级、 重组密

切关联” [42] 。 因而科幻电影不仅以作为数字劳工的模拟生命映射了数字化生产关系, 而且尝试在叙事意

义上消解数字劳工 “去身” 困境———基本模式是重连模拟生命与真实世界, 具体路径为: 缝合具身肉

体、 连接个体情感以及构建人类共同体。 前两种路径看似可行实则导致了双重异化, 唯有 “共同体”

为异化的数字生命的复归提供了可能性。

(一) 缝合具身肉体: 虚体对实体的反噬
  

肉身是数字劳动者与现实世界的最直接连接。 科幻尝试以连接 “数字大脑” 与具身躯体的方式让

数字劳动者重新获得身体。 当模拟生命不甘于沦为以图像形式呈现的客体, 便试图连接肉身以 “赎回”

主体身份。 《黑客帝国》 中尼奥唤醒被虚假意识控制的肉身以反抗矩阵世界 ( The
 

Matrix) 。 《上载新生》

中数字内森重连克隆肉身以找回用于解锁后门程序的视网膜, 对抗 “上载新生” 。 然而, 看似身心合一

的重连掩盖了身心无法重组的真相、 强化了身心二元论的张力。 首先, 身心重新合一是不可能实现的

幻象。 《攻壳机动队》 中几乎全身义体化、 仅保留脑组织的特工素子因无法判别自身缘起于人工智能还

是生物大脑而难以达成自我身份认同。 其次, 身心重组反向印证了身心分离的可控性。 《万神殿》 中 UI

连接 3D 打印身体便可回归现实世界的科技蓝图, 客观上促使人类打消后顾之忧, 更安心地转化为 UI。
  

躯体与肉身的缝合不仅没有消除异化, 反而加剧了困境, 导致了双重异化的产生———第一重异化是

数字劳工的去身化以及 “观念” 的离身; 第二重异化是虚拟意识通过重连肉身确认 “虚体” 之于 “实

体” 的主体性地位。 在此间, 虚体数据不可丢失, 曾被销毁、 抛弃的实体却可以再造。 参照唐娜·哈

拉维 ( Donna
 

Haraway)
 

提出的三个关键边界的破裂,[43] 数字劳工的去身标注了有机体与机器的边界的

破裂, 数字劳工的再度具身则更进一步标志了身体与非身体间界限的破裂。 由控制论 ( cybernetics) 和

有机体 ( organism) 拼合而成的赛博格 ( Cyborg) [44] 使被物化的虚拟意识从 “ 外在于” 人体, 变为

“内在于” 人。 至此, 控制论完成了对于有机体的反噬, 对数字劳工的吸纳变得全方位、 无空隙。[45] 数

字资本扶持 “不计报酬” “ 毫不间断” 的虚体,[46] 不仅剔除了实体, 而且试图彻底摧毁实体的存在

意义。

(二) 连接亲密关系: 催生新的数字劳工
  

德勒兹认为, 情感能够使人从组织化经验中脱离出来, 重新获得新的感性经验。[47] 科幻叙事也尝

试重构模拟生命与其亲友间情感关系以唤醒生命自觉, 解决异化之困。 模拟内森向原型生命的复归,

以缝合克隆具身为基础, 以内森与技术管理员诺拉间情感的滋生为桥梁。 《万神殿》 中, 拥有超高智

商、 被公司霸占大脑的 UI 钱达、 大卫、 劳里, 均在其所爱之人的情感召唤下实现身份认知、 自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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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意识觉醒, 从数字监狱中成功出逃。 然而, 细究起来, 这种以虚拟交往为实质的情感不仅不能解

放数字劳工, 还会导致数字劳工的亲友的异化。 模拟内森与诺拉的情感关系轻易便可被以诺拉的虚拟

形象工作的新员工消解。 虚拟大卫联络妻女的最终结果不是自身彻底远离数字世界, 而是妻女都被吸

纳进数字世界成为 UI。
  

当情感被裹挟在数字资本之中, 原本蕴含 “反抗异化的自主性生产力量” [48] 的情感劳动本身被

“双重异化” 。 第一重异化是去身化的数字劳工本身与自己的 “本真” 相背离; 第二重异化是数字劳工

的近亲也在虚拟交往中脱离了现实, 被数字资本吸纳和剥削。 玛莎 ( 《黑镜第二季·马上回来》 ) 无时

无刻不以手机通话的方式向 “数字阿什” 分享自己的一切, 为此放弃了与身边好友的联络。 麦迪为联

络父女感情而进入电子游戏, 扮演远程攻击型射手以配合承担近距离攻击任务的虚拟大卫。 这一段落

恰恰隐喻了被异化的数字劳工引领其亲友走向数字异化的过程。 如果 “去身” 的本质是数字资本对数

字劳工进行 “形式性吸纳” [18](50) , 那么肉身的双重异化与情感的双重异化就是数字资本对整个社会的

“实质性吸纳” , 通过彻底淘汰肉身、 屏蔽虚拟交往以外的实践活动完成对劳动者的全方位侵入。

(三) 构建人类共同体: 以人的类本质对抗私有制
  

融入人类共同体以复归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是数字劳工重新连接现实世界的另一路径, 以 《流浪地

球 2》 中数字图丫丫和数字图恒宇与人类命运的同频共振为典型案例。 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类本质的生

成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49] 。

“流浪地球计划”
 

坚决维护人类的物质性存在及人类命运的共同性, 将人的类本质视为人类文明内核,

否定了脱离于物质生产与实践活动的数字生命计划, 结合人类社会的集体生产能力来拯救人类共同的

命运。 曾迷失于虚假情感幻象中的图恒宇, 最终认识到作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存在的数字生命才能

发挥其救赎人类文明的巨大价值。 联合政府中国代表周喆直在与虚拟人工智能 Moss 博弈时所持有的必

胜信念, 源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仰, 以及对作为人类文明内核的人的类本质的绝对价值的

坚守。

“没有人的文明, 毫无意义” 的文明观的独特意蕴在于它既肯定了人的身体的价值, 也肯定人类文

明的价值。 从而以其 “物质性” 与 “共同性” 对抗暗藏的、 私有化的数字资本逻辑。 “缝合具身肉体”

与 “重构情感关系” 两种策略的根本问题在于把抵制数字异化的主体指向了每个单独的数字个体, “掩

盖了数字劳动者与数字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 [25] 虚体主导实体, 虚拟的个体交往取代实在的社会交往

的实质导致数字资本生产时间吞噬了数字劳工生活空间。 因而重连的双重幻象只能导致数字加速, 无

法消除数字危机的事实。[25] 真正的 “数字共鸣” 需以共同体理念为指导, 以和谐的社会架构反作用于

数字经济结构调整。[25] 唯有依赖于身体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才能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

恰如以图恒宇的技术实践为基础的虚拟图丫丫的 “突变” , 彰显了数字技术发展与全人类需求的同步匹

配。 唯有共同体理念才能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共鸣, 恰如 “流浪地球计划” , 以其巨大向心力引领各国解

锁核弹密码、 出让数字资本以维护数字劳动者乃至人类整体的权益。

四、 结 　 语
  

在模拟生命的科幻叙事中, “身体的直接交流让位于通过数字化编码的虚体的中介进行的交流。 作

为身体影子的虚体正在逐渐凌驾于身体之上, 成为控制和支配身体的力量” [50] 。 “去身” 的数字劳工异

化为生产机器, “既把欲望流程化, 也把物质生产实践非理性化” [51] 。

而虚拟生命与其肉身及亲友的 “重连” , 不过是徒增了虚拟观念对具身肉体的控制, 加剧了虚拟情

感主体双方对数字资本的依赖。 唯有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 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旨归的命运共同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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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蓝图为消解数字资产私有制、 抵抗数字异化描绘了一种可能性路径。 这是马克思推崇的 “真正的共

同体” , 使人从 “人的依赖关系” “物的依赖关系” 向 “自由人的关系” 过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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